
1985年春天，一
封来自铜陵市党史
研究室的信，像一把
钥匙，意外打开了尘
封四十多年的抗战
记忆——党史研究

室委托我了解当年中共铜陵县委青年
部长、新四军干部张东在凤凰山牺牲的
情况。我在走访过程中，竟意外发现了
新四军驻铜陵团部旧址的确切地点。

我在凤凰山铜矿工作期间，新四军
团部进驻凤凰山的事迹时有耳闻。当
年团部设在什么地方？查阅革命文献，
翻看革命老人的回忆录，有说在新屋
岭，有说在丁山俞、金山冲之间。都没
有说清到底在哪里。查看矿区地形图，
新屋岭、丁山俞、金山冲就分布在凤凰
山东边的山冲里。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同国民党
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问题进行
谈判，最后确定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
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任正副参谋长，
袁国平、邓子恢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同
年 12月 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
立。1938年1月6日，军部移驻南昌。
全军编为四个支队。第一支队由湘鄂
赣边、湘赣边、粤赣边、皖浙赣边等地区
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
员傅秋涛，辖第一第二两个团，2300余
人。第二支队由闽西、闽南、浙南、闽赣
边等地区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鼎
丞、副司令员粟裕，辖第三第四两个团，
1800余人。第三支队由闽东、闽北红
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
员谭震林，辖第五第六两个团，2100余
人。第四支队由鄂豫皖边红军第二十
八军和豫南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高敬
亭，辖第七第八第九三个团和手枪团，
3100余人。加上军部人员，全军总计
10300余人。1938年2月各支队开始
向皖南、皖中集中。

1938年9月，日寇占领铜陵大通，
11月26日侵占铜陵县城和顺安镇。国
民党铜陵县政府退到凤凰山新屋岭。
随着抗战形势变化，1938年12月，第三
支队在副司令员谭震林的率领下，开赴
铜陵、繁昌抗日前线，所属老五团进驻
铜陵。1939年4月中旬，老五团调离铜
陵。第一支队老一团在支队副司令员
兼一团团长傅秋涛的率领下接防铜
陵。1940年2月老一团调离铜陵，第二
支队老三团在团长黄火星、副团长兼政
委周桂生的率领下进驻铜陵。

凤凰山新屋岭、丁山俞一带，山峦
叠嶂，其中大大小小的村庄不少。在走
访中，我向当年我党领导的抗日外围组
织“猎户队”老队员打听、向曾经帮助过
我们的党外人士打听。除访查到张东
同志的牺牲地点；还打听到了新四军团
部先后设在竹马山的消息。顺着这条
线索，终于打听到确切地址是陶凤村竹
马山村民组周家，三批新四军团部都设

在这户人家。竹马山在新屋岭对面，
中间隔着一条溪流和一大片山谷地。
登上竹马山，翻过水龙山便是金榔三
条冲。那一带正是谭震林部队活动的
地方。

新四军团部位置落实之后，接下来
是实地考察。1985年6月20日我带上
市党史办公室的介绍信和一台“红梅
牌”老式照相机进山，来到了竹马山。
竹马山村庄不大，坐落在半山坡上。团
部旧址就在村南路口，站在此处，视野
开阔，可以瞭望5公里以外铁石宕峡口
动静。旧址房屋系徽派建筑，坐东朝
西，保存完好。房东说建造于 1927
年。大门以内原先是个天井，后来房顶
毁塌，改作全瓦面。堂屋及两边厢房保
存完好。堂屋有后门，后门外的参谋处
和副官处已经倒塌不存。团部屋后当
年藏文件的土洞、战士们开辟出来的小
操场都还在。6月23日我又一次前往
作补充调查，这天适逢农历五月初六，
正是端午节期间。房东端出一大盘糯
米糍粑招待我，糍粑上面撒了许多白
糖。透过房东朴实的笑脸，我仿佛看到
了当年群众与新四军相处的影子。

连续两次进山，我的采访对象都是
房东陈老太。陈老太时年八十六岁，她
见过项英和团部的领导、见过团部日常
生活细节。她的丈夫已经过世，跟着儿
子过日子。与她交谈，我发现陈老太通
文墨，记忆力好，讲话说事还引用“知之
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来说
明她的回忆真实可信。她回忆老五团
来的时候，团长叫孙仲德，政委兼政治
部主任叫曾绍铭。老一团接老五团，团
长叫傅秋涛，副团长叫江渭清，政委叫
钟期光。老三团接老一团，团长叫黄火
星，副团长叫周桂生。这些都能与相关
文献对上号。陈老太回忆道：江渭清大
个头，皮肤白净，话不多。

根据陈老太的叙述：连着厨房的左
边厢房、前后两间住房东一家。右边厢
房前一间住江渭清，后一间住傅秋涛夫
妇。右边厢房上的阁楼设团部电台。
报务员通过一架木梯上下（原木梯仍
在）。堂屋面积约30平方米，团部负责
人和参谋人员常在这里开会、讨论军
务。当年用一道布帘与过道、天井院隔
开。堂屋中间地板有一块修补过，据说
是团部开会烘火取暖时不慎烧坏的。

陈老太谈得最多的是老一团团长
傅秋涛。当年他32岁，瘦高个，湖南平
江人。他嫌房间光线太暗，于是自己动
手在山墙上开了一扇窗户。徽派建筑
是不在山墙开窗户的，团部撤离后，房
东将窗户原封不动保留了下来。傅秋
涛和团部人员在大门外开了一块菜
地。有一回傅秋涛挑水浇菜，脚下一
滑，人和粪桶摔倒在地，把房东和警卫
员都逗笑了。傅秋涛有个堂弟也在这
支部队，革命意志不坚定，吃不了苦，两
次开小差，两次被抓。最后一次抓回来
送到军部，军部又派人将其押回凤凰

山，就绑在团部大门外的树上。陈老太
当时就站在厨房门口，她听见傅秋涛对
他堂弟大声吼道：你也是该死哟！随后
命人将其押到铁石宕枪毙了。

凤凰山老一辈人都记得新四军副
军长项英是在收花生季节来的。陈老
太说随同他一块来的还有南洋华侨慰
问团。项英住在傅秋涛的房间，住了三
四天。他参加了在“后陈家操场”召开
的军民大会。操场就在竹马山到新屋
岭的中间，如今已经翻作丹皮种植地
了。我们查阅有关资料得知，随同项英
来的是“菲律宾华侨抗日救国慰问
团”。项英陪同慰问团慰问了驻在铜
陵、繁昌一带的新四军干部战士。期
间，项英还专程看望了铜陵县委机关
人员。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铜陵县
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新屋岭周氏私立小
学召开，到会代表四十多人，选举产生
了中共铜陵县委，张伟烈任书记。1939
年7月7日晚，为了纪念“七七”事变，悼
念抗日阵亡将士，进一步激发军民的抗
日热情，在“后陈家操场”召开了铜、南、
繁三县军民大会。傅秋涛主持，项英副
军长在大会上讲了话。

过去，在凤凰山群众中流传着叶挺
到过凤凰山的说法。这个传说很重要，
问陈老太，叶挺到没到过团部？她十分
肯定地回答叶挺没到过她家；她也没有
见过叶挺。查阅党史资料：1938 至
1940年，停留或者经过铜陵的新四军
军部领导有项英、叶挺、张云逸、袁国
平、邓子恢等人。其中叶挺来过两次。
1939年4月5日叶挺陪同美国记者史
沫特莱一行到铜陵金榔方村三支队驻
地视察；第二次是4月27日，叶挺在邓
子恢、赖传珠、罗炳辉的陪同下到江北
处理军务，路过铜陵凤凰山。这次路过
凤凰山，有老“猎户队”队员至今还津
津乐道，向我讲述他们护送叶挺到观
音洞的过程。观音洞即云崖寺，坐落
在铁石宕到“701”的山间，现在香火依
然兴旺。猎户队员的回忆为我们画出
了一条抗战时期进出凤凰山的北向路
线。今天行走在这条路上，感觉还是
比较隐蔽。

先后在凤凰山驻扎过的新四军老
五团、老一团、老三团经常出击，猛揍日
寇。根据老一团的月度工作总结，平均
三天一次战斗。在此举几个战斗实例：
1939年4月5日，老五团三营在顺安到
朱村之间伏击日军，战斗结束，击毙敌
人3名，伤4人，俘虏敌副班长一名（后
因伤重死亡）。我方无伤亡。同年4月
28日，老一团二营在塔里王（今朱村乡
同心村）伏击日寇，击毙敌军官一名、士
兵15名，伤14名。我方牺牲17名伤
15人。同年5月9日，老一团一营在谢
家垄伏击日寇运输队，毙敌29名、伤敌
33人。我方伤亡9人。同年5月16日，
老一团一营二连和特务连在铜陵县城
东门外五里亭伏击日寇运输队，毙敌
17名、伤敌11人。我方伤亡4人。同

年6月29日夜，老一团一连和二连袭击
董店乡高家冲据点敌人，击毙鬼子兵6
人。我方牺牲3人、伤3人。同年8月
21日，老一团三营在犁巴桥七房湖（今
和平乡三义村）被超过五倍的敌人包
围，我军战士越打越勇，突破包围圈，渡
过三道河，脱离了敌人。这次战斗毙敌
9名、伤敌18名。我方牺牲13人，伤7
人。1940年4月，老三团三营在叶山萝
卜冲与敌人激战6小时，毙敌数人，打
退了敌人多次反扑。这次战斗的三天
后，八连四班奉命在凤凰山新桥头光棍
山设埋伏，大队日军中有12个骑马的
军官，等他们走上桥面，四班长袁耀平
一声喊打，机枪、长枪一阵狂射，当即有
七八个军官落马。五十多名日军快速
隐蔽到路坎下边还击，对我方进行包
抄。四班迅速撤出战斗。日军死了七
八个军官，其中一个是少将，据说是特
意到皖南来指导“万人大扫荡”的。我
方班长袁耀平和一位弹药手战士牺
牲。4月12日，八连在新桥头为袁耀平
两位烈士举行追悼会和安葬仪式。其
中一口棺材是七十多岁老奶奶捐献
的。新中国成立后，对烈士坟又进行
了修缮，碑上刻有烈士的事迹。坟墓
在明月村外的桥头，是进出凤凰山的
必经道路。

老一团撤离时，傅秋涛给房东写过
一张字条，嘱咐房东收好不要给别人看
见，说等革命胜利了，你们拿这个字条
去找我。可惜被房东丢失。

1941年元月发生皖南事变。新四
军军部9000余人遵照军令在向北转移
的途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8万人
围堵，激战数日，除傅秋涛、黄火星率领
2000 余人突围，大部壮烈牺牲或被
俘。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凤凰山新
四军团部进行过多次严格搜查，并对
房东陈老太夫妇进行拷问。团部革命
遗迹荡然无存。唯有一处躲过了敌人
的眼睛。在陈老太指引下，我们看到
在堂屋左侧的板壁上、离地1.7米的地
方，有一条蓝墨水钢笔字：“薪四军的
同志们快快来跟我们一起向纳光明的
大道前进好吗”。“新”字写作了“薪”，
把“那”字写成了“纳”，估计是团部警
卫员学文化随手写的。字迹与板壁的
颜色混在一起，不注意很难发现。

如今,抗日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板
壁上那个错写的“薪”字依然清晰,它像
一簇穿越时空的火种,不仅照亮先辈们
曾经跋涉的血路，也照亮着新时代我们
奋进之路。

新四军驻铜团部旧址在1985年一
经发现，就引起铜陵市委、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铜陵市有关部门对这座近百
年的建筑物进行了修缮与维护，团部
旧址恢复了烽火岁月的面貌，每年吸
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人们置身新四
军团部旧址，睹物思情，重温那段艰苦
卓绝的抗战岁月,铭记那段不能忘却
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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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驻铜团部旧址的发现
——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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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女 峰 ，每
当 我 听 到 这 个
名字，心里就漾
开 一 片 温 柔 的
涟 漪 。 当 我 走
近它，它带给我
的 视 觉 冲 击 是
无 比 的 震 撼 。

它不像有些山峰，要拿“险峻”“巍
峨”来定义，它的美，是内敛的，是
神圣的，带着少女细腻的心事般
的，清冷又温柔。

第一次望见它，是在火车穿越
阿尔卑斯山腹地的某个瞬间。车
窗是画框，忽然就框住了它。皑
皑的白雪，从峰顶一直铺陈到山
腰，如同给少女披上了一件圣洁
的 纱 衣 。 云 雾 常 常 缭 绕 在 它 腰
间 ，像 是 她 轻 拂 的 裙 裾 ，时 隐 时
现，让那巨大的山体看起来更加
朦胧，更添了几分少女般的娇羞
与神秘。山脚下，绿色的草甸如
同柔软的地毯，上面点缀着不知
名的野花，红的、黄的、紫的，星
星 点 点 ，是 她 不 小 心 遗 落 的 发
饰？远处，还有清澈的湖泊，静静
地躺在山谷里，映照着峰顶的雪
光，波光粼粼，宛如少女眼中闪烁
的泪光。

关于少女峰，当地流传着许多
动 人 的 传 说 。 相 传 很 久 很 久 以
前，阿尔卑斯山里住着一位美丽
善良的牧羊女，她歌声甜美，心地
纯 净 ，是 村 里 所 有 年 轻 人 的 梦
想。但她心中只有山间的一只受
伤 的 小 鹿 ，她 悉 心 照 料 ，与 之 相
伴。有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
风雪席卷了山谷，小鹿为了救她，
冲进了风雪中，再也没回来。牧
羊女悲痛欲绝，她站在最高的山
巅，日夜呼唤小鹿的名字，眼泪汇
成了山下的湖泊，她的身影最终
也化作了这座山峰，永远凝望着
她失去的伙伴。所以，少女峰也
被称为“少女之泪”或“守望者”。
想到这个传说，再看那山下明镜
般的湖泊，以及那漫山遍野的绿
意，都能感受到那份失去与等待
的沉重。

小火车“吭哧、吭哧”地把我们
送到少女峰的观景台上，海拔如
此之高，感觉伸手就可以触摸到
天空的边缘。脚下，是真正意义
上的冰雪世界。巨大的冰川，像
一条条白色的巨龙，匍匐在山峦
之间，冰舌悬垂，冰塔林立，在阳
光下闪烁着幽蓝的光芒，那是一
种深邃而神秘 的 颜 色 ，让 我 们 不
得 不 惊 叹 于 大 自 然 鬼 斧 神 工 的
创造力。平台上的风很大，即使
是 盛 夏 时 节 ，仍 带 着 刺 骨 的 寒
意，呼啸着掠过冰 面 ，发 出 呜 咽
般 的 声 音 ，是 山 峰 在 低 语 ？ 是
传 说 中 的 小 鹿 的 呜 咽 ？ 我 正 在
遐 想 ，突 然 ，前 方 的 人 群 一 阵 骚
动 。 原 来 ，是 一 群 脱 光 了 衣 服
的 少 男 少 女 ，他 们 大 喊 大 叫 着
无 所 顾 忌 地 在 平 台 上 跳 起 舞
来 。 那 种 赤 裸 裸 的 完 全 放 开 ，
那 种 随 性 不 在 乎 别 人 眼 光 的 舞
姿 ，虽 然 我 们 不 敢 苟 同 ，却 也 凸
显 了 现 代 西 方 年 轻 人 追 求 个 性
的洒脱。

我极目远眺，无数的山峰连绵
起伏，云海在群峰间翻腾、聚散，时
而将群山隐去，时而露出峥嵘，如
同一个变幻莫测的梦境。那些平
日里看起来高大的山峦，此刻在少
女峰面前，也显得谦逊了许多。

山间偶尔传来雪崩的轰鸣，或
是冰裂的脆响，提醒着我们这里
的壮丽与危险并存。而当我们转

身，望向那标志性
的少女峰峰顶，无
论云雾是否遮蔽，
我都会感觉到一种
冷峻，一种令人心
安的力量。它的高
远和洁白，本身对
我 们 就 是 一 种 慰
藉。当我们感到疲
惫 ，或 是 迷 茫 时 ，
想 起 有 这 样 一 座
山，永远保持着最
初的姿态，安静地
站在那里，守护着
这片纯净的土地，
心里就会莫名地安
定下来。

有 人 说 ，爬 上
少女峰顶，在日出
时 看 阳 光 洒 满 山
谷，就能看到传说
中 的 小 鹿 幻 影 。
这 或 许 只 是 人 们
美好的期盼，但那
份浪漫，却让这座
山更加迷人。它是我们的一位老
朋友，又是一位遥不可及的梦中
人。阳光洒在冰川上，雪地上，草
甸上，万物都被镀上了一层金边，
连那呼啸的风，似乎也变得温柔
起来。我想，这位“少女”，她是否
也曾有过雀跃的时光？是否也和
我们一样曾对着山谷轻声歌唱？
她 心 中 是 否 有 着 中 意 的 情
郎？……她的心事，都藏在了这冰
封的褶皱里，藏在了变幻的云霞
里，藏在了奔流的冰川里，也藏在
了那个关于等待和守护的古老的
故事里。

我久久地深情地望着少女峰，
少女峰也含情脉脉地望着我。少
女峰从来就不是一座冰冷的石头
堆砌的山。它是一位有灵魂的少
女，一直安静地站在那里，带着无
数 古 老 故 事 ，默 默 守 望 着 的 存
在。它的美，是那样丰富而复杂，
融合了冰川的冷峻、草甸的温柔、
云雾的变幻和阳光的炽热，不可亵
渎。这份美，不是用眼睛就能看透
的，需要我们屏息静心，用全部的
感官去聆听，去感受。于是，我们
与少女峰之间，便有了一种敬畏的
相望。其实，少女峰的存在，本身
就是一曲关于永恒、关于等待、关
于守护，关于爱情……以及大自然
那 难 以 言 喻 的 磅 礴 力 量 的 抒 情
诗。我每次忆起，心头像是被那纯
净得近乎凛冽的光芒，轻轻地刺了
一下，却又在那一刻，感受到一种
难以言喻的甜蜜的享受。

我与少女峰的匆匆一别，算起
来已是十载有余。十年光阴，不
过是少女峰脚下的一阵轻风，但
人 类 文 明 的 轨 迹 却 在 此 清 晰 显
现。回望少女峰，你还会像十年
前那样，保持着那份美丽与端庄
吗？时光的笔触，可曾在你圣洁
的雪冠上，留下些许印记？你的
心中，是否还为我这个东方过客，
保留着一个位置，哪怕只是角落
里微不可察的一缕念想……当然，
我知道这些都是奢想，但却让回
忆有了温度。有时候，这样的回
忆就像藏在心底的宝藏，越是回
味，越觉得珍贵。可以肯定的是，
时光会不断为少女峰增添新的故
事 ，却 无 法 抹 去 初 见 时 那 抹 纯
净。而这份念想，就像一缕裹着
朝 阳 的 晨 雾 ，魅 力 四 射 ，轻 轻 地
缠绕在记忆的枝头，纵使岁月流
转，也永远散发着清澈而温柔的
光芒。

□
周
宗
雄

回
望
少
女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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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藤茶时，顺手给舜华买了一
包。收到后他问我，你觉得这茶怎么
样？我说我很喜欢啊，要不怎么会推
荐给你？反问他，他没有回答。估计
是不喜欢。

我接触藤茶是因为我行。“我行”
是人名。他说，估计你喜欢，给你，放
我办公室都一年了，客户给的，说怎么
怎么好，我喝不惯，更喝不出他说的

“回甘”。我当晚就泡了一开，立即惊
为天人，苦如水墨，而那点回甘，如白
石老人点在工笔小虫上的绿，袅袅不
绝，令人直欲化为轻烟流云，去追随那
抹如丝如缕的甘。这么好的茶，舜华
居然不喜欢？唉唉唉！

不由想起黄皮。黄皮是一种小众
水果，有中药味，酸打底，掺杂着甜。
我以为如果以人来喻，它甚至不是许
由、伯夷之流，当是接舆、长沮、桀溺之
属，是孔子所说的“鸟兽不可与同群”
的避世之人。强烈的个性，不苟且，不
同流，是以内地人知之甚少，然人不知
而不愠，而不自失，依然散发着独有的
强烈气息。

我将它发在朋友圈里，不免感叹
一番。小米和明玥都响应号召，一买
而不可收拾，年年买，不吃黄皮则似乎
未过夏天。最近，小米居然还开辟了黄

皮新吃法，将它那翡翠绿
般的核煮水喝，居然喝出
了薄荷味，奇哉乎？真奇
也，可以传世了，录入《山
家清供》一流书中。可见
有多爱！令我这个元老
级自惭形秽。

我行、舜华都是极具个性之人，他
们为何不爱藤茶呢？可见物与人的相
知与人和人一样，不是两个好人就能
做成好朋友，不是一对好男女就能做
成恩爱夫妻，需要缘分。缘分太玄，从
心理学和环境学上逆推，可能要深入
到遥远的童年，那种滋味，那种好感，
在人生最初的版图上缺失了，或者说
选择了另外一种。

倾盖如故，白首如新。倾盖那一
瞬，你遇到的不仅仅是你喜欢的那种类
型，不仅仅是某个人，更是遥远的自
己，他可能等同于你，可能是你的升级
版，是你渴望长成的样子。苏轼与赵
令畤，樊於期与荆轲，都是倾盖如故的
类型。我认识帮彪兄是在四十岁，也
是倾盖一瞬吧。人道中年难有知交，
然“人道”往往不适宜于小众，帮彪是
我用心去爱的好友。同年出生的李白
与王维，虽共处长安文人圈，且有共同
挚友孟浩然，却终生无诗词唱和或交
往的记录。邹阳在《狱中上书自明》将
它归为“知与不知也”，用在现代人身上
依然合适，只是现代人更忙，不是知与
不知，而是懒得去知了。

当然，不能用喜欢不喜欢某物来
定一个人的“格调”。王猛和王安石喜
欢扪虱而谈，你能说这二位格调不
高？只是能在浩瀚的世界中，遇到同
爱一物者，那种开心是令人愉悦的。
物以类聚，爱物者也可类聚，遇到同爱
者，尤其同癖好者，真可以浮一大白
了，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雨。想一
想，如果两位王君对坐而谈，那是多么
的奇葩，多么的惺惺相惜。

□董改正

藤 茶


